
朱灏然先生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即涉山水人物花
鸟诸艺，七十年代后至今专工传统四君子“梅兰竹菊”，
其风格不与人同，卓有建树。在当今滕州，其“梅兰竹
菊四条屏”绝对第一，可谓收藏之珍品。在当今中国，
以老人之高龄与见识学养修为，其四雅条屏堪称新文
人画之翘楚。

一门风雅，戛戛独造
朱灏然先生名洪宜，字灏然，以字行。又名静轩，

雅号敬竹斋主，鲁南一怪。其父朱学章，字文达，17岁
时经过科考晋登清朝鸿胪寺贡生，擅长诗书画印，可惜
其书画诗作还有各种藏品毁于文革。其祖父朱朝彦，
字邦卿，在清朝被授予文林郎。朱学章先生在滕县很
有名望，他和高熙喆、邱厚山等知名人士交好，为滕县
文化贤达。

在童年时，朱灏然常听父亲教哥哥唱诵古格律韵
诀，“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
道，入声短促急收藏”，继而嘱咐学习格律诗需懂得“一
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和平仄对仗”，“平素还应研读

《辞通》《诗韵易检》《佩文韵府》《诗韵合壁》等书，先要
打牢根底，后发自创悟性，情之所致，方可为诗”。儿时
耳濡目染，不过觉得朦朦胧胧，老了反而觉得历历在
目，仿佛刀刻斧凿一般。这是灏然先生的感叹，家学根
底，渊源有自，正其然也。

灏然先生有《忆先严》：“先严十七举秀才，清名一
世恋书斋。寿享七六终辞世，才气无扬被世埋。”才华
横溢而被埋没，虽是个人的境遇，却是时代的悲哀。

灏然的祖父近百岁而卒，祖母享年103岁，生母84

岁，胞兄鸿猷 74 岁，葬后皆逢雨，灏然
先生挥笔作赋：“祖父葬后雨纷纷，慈母
坟圆降甘霖。先兄新坟又迂？雨，苍天
洒泪泣鬼神。三代淋坟雨巧合，预兆吉
祥出贵人。先严单传秀才第，嗣后六子
繁弟昆。哭今余孤堪哀悲，更喜族孙已
成林。”

结缘新金陵画派
朱灏然先生夙有天慧，加之家学渊源，在翰墨丹青

斯文扫地之时，竟逢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得中国顶尖大
师团亲炙，这是灏然先生的大幸运。

在艺术道路上，最让朱灏然先生难忘的是在退伍
转业到南京市人民政府工作期间，他参加了南京工人
文化宫组织的书画培训班，从1960年到1963年，他有
幸得到新金陵画派的创始人钱松嵒、宋文治、傅抱石、
胡小石等书画泰斗的亲授。在培训班上，他不但一睹
大师风采，而且亲耳聆听大师们讲课，亲眼目睹当代宗
师们对章法布局、用笔用墨技法的传授示范，使其受益
终生。

朱灏然至今清楚记得钱松嵒先生教如何画月亮，
先用清水画一个圈，然后再在圈外用墨，由于水的阻
挡，墨就不会侵洇，朦胧的月色效果就出来了。钱松嵒
先生说，想学画，看我的《砚边点滴》就行，里面笔法、用
墨都有，这是我绘画一辈子的结晶。说着，钱松嵒先生
还做示范，让朱灏然等学员恍然大悟。对于当时年轻
的朱灏然，钱松嵒先生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家学功底，认
真地说：“你好好学，一定会有所建树！”

从此，朱灏然观察竹子入迷，对晨昏晴雨风雪中的
竹子了如指掌。他画的竹子已经很有神采了，可是还
不满足。“没想到竹映壁上最生动，灵动之美，风情独
具”，他将“壁上竹”画到纸上，霎时氤氲一股文人画气
息。对此，钱松嵒、傅抱石先生均高度评价。

“四条屏”驰名南北
白云苍狗，世事难料，灏然先生回滕后，日日忙于

路桥工程，绘事便逼到夜晚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灏然先生幡然醒悟，不再多多涉猎，而是集中火力猛攻

“梅兰竹菊四条屏”。真是“日间挥写夜间思”，仿佛魔
怔一般。如何做到“删繁就简三秋树”？如何达到“领
异标新二月花”？“画到生时是熟时”，这是何等境界的
画艺？又是何等画艺的境界？灏然先生边画边悟，边
悟边画，不知不觉间，两鬓已华发。

“我几乎用了半个世纪的时光琢磨梅兰竹菊，从不
惑到知天命再到耳顺，再到从心所欲不逾矩，时光无情
催人老，时光又最有情，付出就有回报。我的四君子条
屏得到各界青睐，就是岁月对我的回报吧。”朱灏然先
生笑着说。

灏 然
先 生 天 性
豁达、宽厚
诚恳，不离
书香家风，
治艺独步，
一 生 追 求
书品画品，
学问居首，
印格诗风，
人品第一，
终 成 以 自
铸涵盖“诗
书画印”于一炉的独特文人画风。从北京到金华，从东
北到海南，朱灏然先生的“四条屏”美名远播。

磨穿铁砚积其功，狼毫频秃字始工。耄耋之年犹
早课，赢得翰墨自家风。此善国耆宿、丹青妙手灏然先
生之谓也。

（记者 赵宁 特约记者 文远 摄影报道）

名镇鲁南“四条屏”“诗书画印”灏然风
——写在《朱灏然诗书画作品选》出版发行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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